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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讲述
“无名”疼痛之困

“抗体对人体是无害的，这一定要明
确，对人体有害的是布鲁氏菌，不是抗体。”
答疑会现场，席进孝强调了这句话，用以解
释多数居民一年后抗体滴度依然超标，
而这也是许多居民不能理解的矛盾点。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取这么一个
拗口的名字，我们一家检测出来都是双
阳性，都有明显症状，不论他们叫什么，
总得治病。”居民熊平说，他并没有去答
疑会现场，并坦言自己早就对善后工作
感到“绝望”。熊平说，他和妻子本来常
年在北京打工，2019 年 7 月回兰州老家
办事，待了半个月，正巧碰上兰州生物药
厂废气排放事故。

包括熊平在内的多位居民向记者表
示，善后工作组及定点医院医生，曾把此
次事件解释为“相当于给你们免费打了
一针疫苗”。

据兰州市卫健委官方网站解释，布鲁
氏菌抗体阳性是布鲁氏菌进入机体激发
体液免疫反应产生的血清抗体。一般在
3-6个月达到高峰值，6个月后抗体开始
衰减，一年后不易检出。临床上没有症
状，专家建议不需要治疗。布鲁氏菌病是
由布鲁氏菌属的细菌侵入机体，引起的人
兽共患传染病。常伴随慢性脓毒血症和
神经循环，尤其是骨关节系统的损害。主
要临床表现为发热、乏力、出汗、关节肌肉
疼痛，需要临床规范治疗。

一方面，是官方通报中“疫苗生产过
程中使用过期消毒剂，致使生产发酵罐
废气排放灭菌不彻底”这样特殊的致阳
原因，另一方面则是居民们身上实实在
在表现出来的病痛。

从兰州回到北京，熊平就出现了症状。
据他回忆，一开始是关节疼痛，浑身乏力，
有时还伴有生殖器肿痛，然后便是整天发
汗、忽冷忽热。“我一直当感冒在治。”他说。

直到2019年底，熊平在网上刷到兰
州市卫健委发布的通报，才知道自己之
前这些症状是因为“布鲁氏菌”。他带着
家人去了北京地坛医院，“专家告诉我
们，这个病要抓紧治疗，可以治好。但兰
州这边定点医院专家告诉我们，不用吃
药，半年以后自行就排泄完了，身体就好
了，代谢完了就好了。所以才拖成这个
样子。”熊平说。

直到现在，熊平一家人的病情并未
好转。熊平一家因为疫情原因返回兰州
后，所能做的只能是等待。熊平的母亲
以前还去跳广场舞，现在却连家里二楼
都爬得很艰难。因为实在太痛苦，熊平
母亲选择去医院开了治疗“布病”的药
物。拿药必须签署“知情书”，表示服药
后果自负。

现在，最令熊平担忧的还是50多天
大的孩子。妻子在被测出抗体阳性时已
经怀有身孕，虽然知道“布病”会对怀孕
有影响，他和妻子在纠结中还是决定把
孩子生下来，“我咨询了很多医生，没有
一个医生敢保证不会母婴传染，所以我
想在婴儿 100 天时，带他去检测一下。”
熊平说。

居民困惑
阴阳报告之疑

和熊平一样，吴月最初也对专家“身
体自动代谢掉”的说法抱有希望。

但这次，吴月是皱着眉头走出答疑
会现场的。现场有人建议善后工作组引
入内蒙古的专家和医院进行检测治疗，
却被回应道：“省上这11家定点医院已经
足够专业权威，您是不放心不信任？”

吴月称自己的身体并没像专家说的
一样好转，但最新的检测报告却显示抗
体滴度下降，这让她越发感到怀疑。在
吴月家，她和三个孩子都被检测出抗体
阳性。和熊平不一样的是，作为外地务
工人员，吴月没有条件去其他医院检测
治疗，一直听善后工作组专家的话，想等

“随着时间代谢掉”，也没选择吃治疗“布
病”的药。

吴月第一次出现比较严重的症状，是
在下楼时右腿一软，瘫在了楼道里，这让她
感到很害怕。除了对自身的担忧，最让她
难以面对的，是孩子。吴月的3个孩子，最
大的18岁，最小的才8岁。

答疑会的第二天，吴月在群里得知
有一位居民手里有在外地检测结果和本
地不符的“阴阳检测单”。

记者联系上这位居民，拿到了两份
检测报告。据了解，居民王先生是先于9
月29日在兰州市肺科医院检测出来布鲁
氏杆菌“虎红平板凝集试验”为阴性，10
月8日又在陕西省传染病院进行第二次
检测，测出“布鲁菌虎红平板凝集试验”
为阳性。

“因为我们都有症状，检测出来却是
阴性，就不太相信，又去外省检测了一
次。”王先生的妻子告诉记者，虽然检测出
阴阳两个矛盾结果，但“布病”确诊基础是
需要双阳，即“虎红平板凝集试验”和“试
管凝集试验”均为阳性，后者需要疾控中
心检测后出具。王先生一家打算下一步
前往外省疾控中心进行第二项检测。

拒绝签字
自救求助之难

13 日专家答疑会结束当晚，居民暖
暖就知道自己应当行动起来了。在和维
权群群主商量后，他们决定继续对附近
居民征集签名。为了避免聚集，他们特
意改成了挨家挨户上门征集，大家都是
抽空轮流当志愿者。

10月份的兰州气温降至六七摄氏度，
暖暖穿着一身红衣服，在绿莹花园、天添幸
福港等小区来回奔波。据暖暖回忆，自己
过去哪里都不疼，现在不是这疼就是那疼，

“免疫力直接下降了，以前两三年感冒一
次，现在一个礼拜感冒两次，只要感冒了就
好不了。特别恐惧，上班也没什么心情。”

签字的文件叫《兰州布病患者关于
该事件的疑问和诉求》，一共8页纸。其
中第一条提出：该事件发生以来，2019年
12月26日兰州市政府官网对外公告《中
国农科院兰州兽研所布鲁氏菌抗体阳性
事件调查处置情况通报》中提及该事件
为“偶发事件”，请明示如此定义的法律
法规依据是什么？

第一户签字的是李大姐，暖暖才到
门口，就听见李大姐在屋里喊：你们是签
字的吗？不用进屋了，我们不签。“暖暖
一愣，后来通过解释才得知李大姐误以
为是善后工作组工作人员来签字。

“签他们那个字拿钱以后，有问题就
和他们无关了，我才不签。”李大姐抱
怨。包括李大姐在内的不少居民，都向
记者展示了《补偿协议书》中的“霸王条
款”，其中一条明确指出：在甲方依本协
议约定支付上述款项后，甲乙双方因“兰
州兽研所布鲁氏菌抗体阳性事件”问题
引起的所有纠纷即告终结……乙方不再
以任何形式提起对甲方责任的追究，不
再向甲方提出任何要求或主张。

据了解，赔偿主要分为4类，第一类是
复检为阴性，赔偿3000多元；第二类复检
为阳性，但评估结果为无健康损害或无相
关性的人员，赔偿金额为7000多元；第三
类为检测结果为阳性，评估结果均为不良
反应人员，赔偿金额在55000元以上；第
四类是检测结果为阳性，并且评估结果为
不良反应，且由其造成残疾、死亡或其他
严重后果的人。“我们这些人大多是第一类
和第二类，在群里统计第三类就只有18
人，现在在外面打伤人可能都不止赔这些
医药费，我们不在乎这点钱。”李大妈说。

暖暖和同事一直忙签字到晚上 10
点，不断有居民前来诉说自己的担忧。
一位年轻小伙签完字后告诉记者，最担
心的是以后病情会不会加重。

虽然在答疑会上，专家组成员明确
告知居民，现在已经成立专项基金，对有
关病症会负责到底，但居民们尚未收到
任何书面承诺。

截至记者发稿，在居民们的维权群
里，维权活动还在接力进行。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当地居民均
为化名）

本文由树木计划作者【封面底稿】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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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病”阴影下的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陈彦霏 纪陈杰

“我想请问下，我女儿现
在怀孕了，不知道能不能把这
个孩子生下来？”

“我的抗体滴度上升了，
以后会继续上升吗？”

“以前不是说回去休息半
年症状会慢慢消退吗，怎么肩
膀还在痛？”

10月13日下午5点，“兰
州布鲁氏菌抗体阳性事件”发生
后首场专家答疑释惑活动开
始。房间内约60把椅子早已
坐满，在不停地发问中，门口站
满了人，后来的人只能弯腰快
速跑到另一侧的楼道里，虽看
不到坐在前排的专家，但至少
通过后面的音响能听清答复。

“你的手指关节疼痛，和布
病没有任何关系，肯定是‘挖凉
水’（当地俗语，意指长期接触
使用凉水）的原因。”甘肃省疾
控中心主任医师席进孝作此回
答后，引起一阵哄闹。台下没
有发言机会的人议论道：“我们
这么多人关节痛，难道都是挖
凉水吗？怎么不说是因为爱去
黄河里游泳？”

关于自身病情过于具体
的问题，会被当成“个性问题”
记录下来，不予当场回复。在
现场很多人举手的情况下，答
疑很快进入律师宣讲赔偿方
案的环节，有人见此喊道：“我
们不想要赔偿，只想看病。”人
们开始陆陆续续离场。

这不是当地盐场堡社区的
居民们第一次聚集到善后工作
处了。这里曾经开过几次沟通
会，日常也会有专家在此答疑解
惑。许多居民正是在这了解到
自己病情的前因后果；也是在这
里被告知只需回家休养，病情便
会慢慢消失；这里还是补偿协议
书签字地，签下字拿了钱，意味
着此事便告一段落。

这里交织着附近居民的失
望、希望和绝望。这次答疑会
后，有人愤怒，有人绝望，也有
人拿钱认命，“布病”阴影笼罩
一年后，这里的居民仍深陷无

“名”之症的泥潭里。

“兰州布鲁氏菌抗体阳性事件”追踪

无名之症

居民们认为赔偿协议中有不合
理条款（划线处）

10月13日下午，兰州兽研所布鲁氏菌抗体阳性事件专家答疑释惑活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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